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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雷钧提着行李，叮叮当当地走出师部大楼的那天，正好是他在 D师宣传科

一周年的日子。

三天前，师傅老范和杨科长还在撺掇他请吃“周年饭”。雷钧笑称准备了一

个月军饷，请同志们吃烤全羊。

没想到话没落音，师部的调令就下来了。

调他去二团侦察连担任副指导员是老爷子亲自下的命令，军令不可违，父

命更不可违。让雷钧最郁闷的是，从小到大，自己的命运始终逃不掉被父亲左

右。这一次，二十三岁的中尉雷钧，仍旧没有逃过父亲的手掌心。

如果让他重新选择，他宁愿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这样，即使没有优越的

条件来改变命运，至少自己在很多时候还有选择的权利。可是，身为将门之后，

即便摆在他面前的路有千万条，他也没得选择，只能机械地跟着父亲的指令

走。

老范抓着一串车钥匙追上了雷钧问道：“小雷，还是让我送你过去吧！”

雷钧很决绝地摇摇头，说：“不用了，不就三十多公里吗？走走就到了，一路

反省反省，再看看风景，说不定还能蹦出点儿写诗的灵感。”

老范苦笑一声，说：“何苦来哉？要不，你再跟雷副司令员争取一下？”

“你觉得有可能吗？”雷钧站住，回过头来盯着少校说，“军中无戏言！我只

是一个小小的中尉，蚍蜉撼大树，也太自不量力了！”

“其实……我想说，我很忌妒你。基层连队没什么不好，何况还是侦察连。

那是多少军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啊！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英雄梦想，那里，就是

你梦开始的地方。”陪着雷钧难过了一天的老范，终于还是说出了自己真实的

感受。

雷钧头也不回地撂了句：“少校同志，你是不是很羡慕我有一个可以翻手

楔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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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云、覆手为雨的爹？”

老范愣了一下，紧追几步讪笑道：“兄弟，我等你回来，你还欠我们一顿饭！”

“祝我好运吧！”雷钧用左手托了一下背包，举起右手来用力地挥了挥。

“简直是乱弹琴！如果老子不是副司令员，这小子敢写这么反动的稿子？”

雷啸天将政治部副主任递给他的稿子用力地摔在桌子上骂道。

“我觉得，小雷还是有潜力的，至少他敢想敢写。韩部长找过我几次，还准

备调他去军区创作室。”副主任小心翼翼地说道。

雷啸天拍案而起：“他也是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写！上一次的稿子毙了还

不到一个月，他就又给老子来了这么一出。我看这小子要出大问题，立场不明，

正经报道写不出，整天琢磨这些不着调的东西。从今天起，军区的报纸不准再

登他的稿子，一篇都不允许！”

副主任面无表情地收起雷钧的诗稿，转身欲走。没有人比这个从对印自卫

反击战时就跟随雷啸天的政治部副主任，更了解这个副司令员的脾气。

“老洪，你打电话给 D 师政委，让他们考虑一下把雷钧调到基层连队，哪里

最艰苦，就调到哪里去！党委可以研究，但结果没得商量。”雷啸天一屁股坐下，

对站在门口的副主任说道。

雷啸天轻揉额头，神情颓然地靠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

从小拧着脖子在部队大院长大，一直跟随父亲警卫员习武的雷钧，性情与

爱好却与其他大院子女格格不入。身为军队高级指挥员的父亲雷啸天长年在

外，对他疏于管教，母亲却对他过分溺爱。他虽然生性顽劣，却天资聪颖，学习

上从不含糊，尤其酷爱文学，对诗歌情有独钟。家里的客厅里贴满了他从小到

大获得的奖状，高考时更是夺下全省文科状元的名号。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

选择清华、北大等中国任意一所顶级学府，但他最终还是被父亲押到了军校。

崇兵尚武的雷啸天，性情刚烈、脾气火暴。按照他的逻辑，是个男人就应该

浴血疆场，是他的儿子就应该弃文从武。听着起床号长大的雷钧，却志不在此，

对当兵毫无兴趣。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诗人，至少也得是个文字工作者。用雷副

司令的话说，这小子天生一股文人的反骨劲儿。

父子二人因为这事，常闹得鸡犬不宁。年少气盛的雷钧，誓死抵抗，加上雷

夫人在一旁维护儿子，最终父子俩各让一步，雷钧选择了军校新闻系。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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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副司令员在父子对抗中，唯一一次作出的妥协。雷啸天一直耿耿于怀，大学

四年，父子俩形同陌路。

在军校，雷钧是个出了名的刺头儿，逮谁就跟谁顶杠，对看不惯的事敢于口

诛笔伐。从教授到区队干部，只要能管着他的，没有一个对他不头痛的。可这小

子不仅专业课学得好，军事素质更是好得呱呱叫，而且和那些出身贫寒的同学

特别投缘。以至于在毕业鉴定上，一向苛刻的系主任，在政治素养一栏里也不

得不痛快地为他写下了“团结同志，群众基础优良”的评语。

按照他的背景与专业，毕业后去部队新闻单位或者宣传单位是顺理成章的

事。因为父亲不再过问他的分配问题，雷钧没有去军区和集团军这样的大机关，

而是选择去了 D师宣传科报到。之所以如此抉择，一是为了离父亲远点，二是

因为D师有一个号称全军区最有才华的宣传干事老范。

还在中学的时候，雷钧就捧着老范的散文集如痴如醉地读着，他甚至收集

了老范公开发表的所有作品。他觉得，只有这个才华横溢的少校才能和自己相

媲美。也只有跟他相处，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在雷钧的眼里，父亲虽然身经百战、威风八面，但骨子里还是个粗人。从小

到大，一年见不着父亲两次，见到一次挨一次打，这让他非常反感。还有一个问

题也一直让他好奇，出身书香门第，琴棋书画加文章无所不精的母亲，为什么会

嫁给这么一个大老粗？

他以为自己毕业了，父亲总得给自己留点空间。没想到板凳还没坐热，几

乎无处不在的老头子，举着鞭子又抽了过来。而且这一次，抽得他皮开肉绽，抽

碎了他所有的梦想……

楔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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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枪 淬火侦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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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秀才遇到兵

空旷的二团大院前，风尘仆仆的雷钧隔着墨绿色的大铁门，迷茫地看着司

令部大楼，显得有点无所适从。正午的阳光穿透钢筋水泥的缝隙，迎面袭来，泼

洒在滚烫的地面上，一股灼热的热气从脚底升起，愤懑与悲怆油然而生。他拿

不定主意是先去干部股报到还是直接去侦察连。

他对二团并不陌生，这一年中，到底来了多少次没数过，反正司令部一楼墙

上的团史，他能倒背如流。以前来都是因为公务，团副政委王福庆总会笑眯眯

地、早早地站在楼下等着他。这个干巴巴的中校，热情得有点过分。提包、倒茶、

引路，总是亲力亲为，还老爱在他面前提他父亲，一说起雷副司令员，便喋喋不

休，满脸尽是崇敬之色。

如今，这个分管人事和宣传的大首长，像人间蒸发了般见不到人影。雷钧

轻叹一声：“到底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啊！”

思虑再三，雷钧决定直接去侦察连。作出这个决定前，他摸了摸自己的领

扣。那一刻，一种莫名的悲壮气息不可遏止地涌上心头。

大院门口的哨兵很敬业，“啪”一下，就是个帅呆了的军礼：“请您出示证

件！”

“几天前我来的时候，也是你小子在站岗，怎么就不认识我了？”雷钧冷冷

地说道。

“对不起，请您出示证件！”哨兵再次提醒道。

“我是D师宣传科的干事！”雷钧提高嗓门。

哨兵不依不饶地说：“请您出示证件！”

雷钧摸出证件，递给上前的哨兵，然后指着自己的脸说：“看清楚了，我叫雷

钧，从今天起来二团任职，以后请叫我雷副指导员！”

哨兵是个戴着下士军衔的老兵，对眼前这个中尉的傲慢不以为然，他面无

表情地敬完礼，然后撤步伸出左手，掌心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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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兵蛋子！”雷钧扭头看了一眼下士，眼神复杂得让人读不懂。

侦察连在大院的最北侧，独门独院。那二层小楼贴的全是粉绿的瓷砖，比司

令部大楼还炫目。雷钧记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这里，是王福庆拖着他来打

篮球。刚上场就被一个横冲直闯的老兵撞了裆部，飞出了一米开外，围观的兵们

笑得乐不可支。从此，再来二团，远远看到这幢小楼，他的睾丸就会隐隐作痛。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戳在那里愣神的雷钧，听到动静，下意识地提着行李闪到了一边，结果还是

被一群光着膀子的兵们卷进了人流中。雷钧在里面足足转了三个圈，等他站稳

了，兵们已经绝尘而去，呼啸着冲进了侦察连的小院。雷钧甩甩脑袋，恨不得手

持一杆丈八长矛，冲进这群不长眼的士兵中，杀他个人仰马翻！

“请通报你们连长和指导员，就说师部的雷钧过来报到！”雷钧隔着双杠，

远远地冲着楼下的自卫哨叫道。

哨兵晃了晃身子，探头盯着雷钧。

“我是你们的副指导员，新来的！”雷钧提高嗓门，然后悲哀地发现，这个哨

兵正是半年多前，差点儿让他断子绝孙的家伙。

“真是冤家路窄！”雷钧望着哨兵那张坏笑的脸，愤愤地骂道。

“雷干事好！”连长张义领着文书冲出大门，举手敬礼笑吟吟地招呼道。

军衔低的先向军衔高的敬礼，这是条令规定的。雷钧没抢过上尉，索性放

下已经举在半途的右手，左手提起行李晃了晃：“张连长，新兵来报到！”

文书眼明手快，上前夺了行李。张义仰头大笑：“雷干事气势汹汹，看来是

我这个连长怠慢了！”

雷钧不予理会，侧目盯着张义身后的哨兵，没头没脑地说道：“这小子真狠

啊！”

张义茫然地顺着雷钧的目光望去，扭头看见笔挺的哨兵，这才恍然大悟：

“看来惹事的不是我。雷干事的记性可真好！”

雷钧不为所动，抬起头饶有兴致地盯着侦察连大门门楣上的几个苍劲有力

的大字“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张义讨了个没趣，眉头微锁，心底不免升起几分厌恶来。恰在此时，几声尖

厉的哨声响起，屋子里传来了士兵们跑动的脚步声。

“副指导员，开饭了！”一旁的文书察言观色，听到哨声响起不失时机地催

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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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钧昂首迈步，张义悻悻地跟了上来。

“连长，我这 140 斤的东西交给你了，千万别把我当客人。”雷钧的话冷得有

点彻骨。

“那可真委屈您了！”张义冷言相对，突然站住转身对紧跟在身后的文书交

代道：“送副指导员去一班，原来周排长的那张床。东西先放下，马上来食堂！”

“不是安排好了住单间吗？”文书迷惑地看着连长，张义横了他一眼，不容

置疑地把手一挥，转身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

文书苦着脸去追赶已经上楼的雷钧，扯着喉咙叫道：“副指，宿舍在一楼！”

雷钧在楼梯转角处停住，身体后仰，探出头来盯着楼下的文书：“你们干部

宿舍不是在二楼吗？你们连长呢？”

文书挠挠头：“连长吃饭去了，交代我们放下行李去食堂，可能是要在开饭

前介绍您！”

推开一班宿舍门，雷钧站在门外问道：“你们连长指导员住哪儿？”

文书接着挠头，声若蚊蝇：“二楼！”

雷钧双眉微扬：“张义的意思是让我跟排长一样，住在战斗班？”

小文书眼观脚尖，一脸无奈。

“会议室在二楼是吧？帮我把行李拿过去！”雷钧撂下一句，进屋一屁股坐

在门边的床铺上，掏出烟来叼在了嘴上。

侦察连在食堂门口已经唱完了第三首歌。队列前指挥唱歌的值班排长，放

下刚刚还在挥舞的胳膊，怯怯地盯着队列一侧的张义。

张义晃了下脑袋：“接着唱！”

老兵们都扭头来看连长，不知道这家伙今天演的是哪一出。

“报告！”小文书憋了一肚子火，一个人的声音几乎盖过了全连。

“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呢？副指导员呢？”

“报告，他说他没食欲！”

“开饭！”张义冲着值班排长低吼。

兵们散尽。张义背着手问文书：“怎么回事？”

“副指让我把行李拿到会议室，他自己坐在一班，我叫了他两次他都没理

我！”

“再去叫！就说下午武装越野，不吃饭哪儿来的精神？”

“那他宿舍……”小文书欲言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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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仰起头：“这事该你管吗？”

五分钟后，雷钧跟在小文书的身后进了食堂。张义看见雷钧进来，低头吃

饭装作没看见。

雷钧瞄了一眼独自守着一张桌子吃饭的张义问文书：“你们连队其他干部

呢？”

文书恢复了机灵劲儿：“指导员在师里学习，副连长回家奔丧了，排长吃住

都跟着战斗班。您在连部那张桌子上吃饭！”

“行了，一班在哪儿？去给我挪个位置。”雷钧说完又看了眼张义。这家伙正

举着筷子津津有味地跟一盘露出芽的黄豆较着劲，根本就没打算再答理这个傲

得像只鸵鸟的雷大公子。

张义刚走到连部，团长余玉田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师里那个雷干事，到你们连报到没有？”余玉田开门见山。

“到了！”张义的话音里明显带有情绪。

“你小子好像有情绪？”余玉田沉声问道。

张义应道：“不敢！”

余玉田深知这位爱将的秉性，并不在乎他的态度：“你这个驴脾气！我告诉

你，那小子也是属驴的。你给我听好了，该忍着的地方，忍着点，但绝不是让你

去迁就他！”

余玉田说完，张义半天没吭声。

“怎么？想用沉默来对抗，还是有牢骚要发？没有就给我表个态！”余玉田有

点不耐烦了。

张义鼓足勇气说道：“团长，我还是想不明白，团机关那么多闲人也不多他一

个，何况还有那么多连队，为什么非得放到我们连来？这地儿是镀金的地方吗？”

余玉田提高嗓门：“只有你能管得了他！这小子是匹野马，一身好素质，就

是脾气臭点儿，你得给我好好驯！驯服了，要是能替代你，你的屁股才能挪一

挪！”

“看不出来！”张义还是心有不甘。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件事没得商量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听你发牢骚。

下午你让雷钧到政治处来办手续。记住了，他没有任何特权，从今天开始是你

侦察连的副指导员，你是他的连长！”余玉田说完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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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放下电话，愣了半天神，扯起喉咙叫文书。小文书慌慌张张地破门而

入：“报告！连长，您找我？”

张义盯着小文书看了半天，皱起眉头挥了挥手说：“没事了，去吧！”

已经被新来的副指导员搞得晕头转向的小文书，一头雾水地退出去关上

门。过了一会儿，他又推开门露出半个脑袋，一脸机灵劲：“连长，副指吃完饭就

往司令部那边去了。”

张义面露不悦：“你没问他去哪里吗？”

小文书怯怯地说：“我问他了，他不理我。”

“噢，这几天盯牢一点儿，有事记得向我汇报。”张义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小文书心领神会，点头称是。

张义抓着自己的左耳说道：“去给我把一班班长叫来！”

“报告！”一班长应浩站在门口话音未落，小文书吱溜一下，从应浩的身后

挤了进来，神神秘秘地对张义说道：“连长，副指回来了。”

“神经兮兮的！”张义瞪着小文书一甩头，“该干吗干吗去！”

“你下哨了吗？”张义问应浩。

“还有十分钟，我找人替我了。”应浩站得笔挺。

张义抱起双臂：“新来的副指导员住你们班，从今天开始，他跟着你们班参

加训练。”

“他是副指导员，不合适吧？”应浩一脸痛苦之色。

张义说道：“什么不合适？连里暂时不安排他工作，先在你们班当三个月兵。

兵们怎么训练，他就怎么训练，他的思想工作我来做！还有，你的代理排长职务

团里还在研究，这三个月就算考察期。带不好这个兵，你就可以去炊事班了！”

应浩小声嘟囔了一句：“我招谁了我？”

“说什么呐？我也没招谁啊！这是政治任务！”张义义正词严。

应浩索性脱了帽子，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你没看他一来就想吃了我？他肯

定还记着仇，让他来一班，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张义被应浩逗乐了：“这雷干事就这么不受人待见吗？”

应浩幽幽地说道：“恐怕郁闷的不止我一个吧。”

张义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你说谁呢？你小子什么意思？”

应浩说道：“你当排长，我就在你手下当新兵，你屁股一撅……有啥事全挂

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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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小子，就你聪明！”张义一脸尴尬，走到应浩面前说道，“不过，这事你真

提醒我了。你跟我不一样，千万记住，别给他脸色看。大机关下来的，心高气傲

很正常，他这人我不陌生，应该不会小心眼。一定要有耐心，这事儿对咱俩都是

个挑战。”

张义下楼准备找雷钧，刚出门就迎面碰上了。

“雷干事，伙食还习惯吗？”张义满面笑容。

雷钧双手插在口袋里，眼神掠过张义的头顶，看着天花板答非所问：“侦察

连果然是气象万千啊！”

看似一句无厘头的感慨，张义却听出了味儿，他笑呵呵地应道：“大机关有

大机关的风景，小连队有小连队的气象。心态不同，感受各异。”

雷钧怔了一下，不得不正眼去瞧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连长。张义被盯得

有点儿浑身不自在，但他终于在这个新部属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点善意，心情

舒畅了很多：“咱们去会议室聊聊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张连长就是当年那个在全集团军侦察兵大比武的时

候，半道杀出的黑马。那一年，我还是高二的学生。”雷钧坐下来，主动开口说

道。

“C师二团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在全集团军成名已久，没想到那次马失

前蹄。如果不是雷军长及时纠正，作训处长就错把我当成了 C师的张义。”提起

这事，张义来了兴致，接着问道，“听说那个张义也提了干，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

在C师？”

“转业了，在刑警队。”雷钧回答道。

张义笑道：“还是你们消息灵通。”

“我挺好奇，你当年在侦察连就是个副班长，听说团长都叫不出你的名字，

怎么就能一飞冲天？”雷钧的语气仍然有点硬邦邦。

张义看上去不以为然：“当时我在部队已经是第四年了，已经作好了退役的

准备。侦察兵大比武是我最后的机会，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便豁出去拼

了。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所以，我并不承认光靠运气。相反，我觉得那才是我真

正的水平！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如果当年自己没那么自信的话，现在肯定在老

家那个穷乡僻壤里守着几亩薄田，早成了几个孩子的爹了！”

雷钧仰头大笑。那神情，让张义突然觉得，这家伙原来很可爱。

“别顾着问我，你呢？说说为啥要来侦察连？师机关多好啊，朝九晚五，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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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年三百六十天跟兵们滚在一起，一身泥一身汗的。”张义扬眉笑道。

雷钧闻言脸色大变，站起来就往外走，跨出门外又折了回来，拎起了文书放

在这里的行李。他以为张义肯定知道自己是被贬下来的，这么说话不是赤裸裸

地讥讽自己吗？

张义被雷钧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等到雷钧走出会议室，才醒

过神来叫道：“雷干事，团长打电话来让你去团部办理手续。”

侦察连连长张义，在这事上显得太不专业了。他知道雷钧的父亲是军区的

雷副司令员，原本以为这小子是头脑发热主动下到基层来的，却没想到这其中

的过程这么纠结。雷钧的反应，让张义多少有点后悔，仔细想想，也不难猜出个

所以然。

雷钧决定去找王福庆，他要讨一个说法，他受不了这个冤枉气。一个正连

职担任副指导员凭什么只能享受排长的待遇？他张义一样挂着中尉军衔，为什

么就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讥笑和打击自己？是谁给他撑腰？他居心何在？

不过三百米的路上，雷钧想了很多，有那么一会儿，他眼眶甚至潮湿了。在

司令部一楼，雷钧还特意在军容镜前整理了一下着装，做了几次深呼吸，他告诉

自己一定要平静，一定不能失态。

之前他多少有点看不起这个副政委，但现在王福庆却成了二团唯一值得他

信赖的人。他要让这个干巴巴的小老头，一眼就看出自己内心的愤怒，让他知

道自己有多么委屈，还要让他为自己主持公道。

王福庆刚刚开完党委会，正夹着笔记本低头往自己的办公室走，猛然抬头

看见脸色铁青的雷钧，吃惊不小。

副司令员之子被贬到自己的单位，他这个团首长早就知道了，而且在听到

消息的时候，内心深处多少还在为这个桀骜不驯却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鸣不

平。他很欣赏或者说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这跟他父亲身居高位没有任何关系。

他本来想在今天下午去侦察连看看，虽然团长和政委昨天开会的时候就已

经打了招呼，要求他们有意疏远这个年轻人，并且强调这是雷副司令亲自交代

的。但他还是不放心，十多年的政工背景加上他对雷钧的了解，他觉得，这样是

不公平的，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至于会不会有违副司令的本意，他有把握拿

捏到位、适可而止。

看到雷钧，王福庆就知道他是来找自己的。组织股和干部股都在二楼，除

了来找自己，他没有理由来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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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雷，手续办了吗？”王福庆的腔调跟以前判若两人。

雷钧微微摇头直奔主题：“王政委，我有些情况要向您汇报！”

王福庆冷冷地说道：“我是副政委，这个不能乱叫。走吧，有什么事去我办

公室说！”

雷钧硬着头皮走进了副政委办公室。王福庆一反常态，变得如此冷漠，让

他始料未及，也打乱了他的节奏。他甚至有点儿后悔自己的举动，觉得自己就

像一条落水狗。这样的感觉让他很不舒服，却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他打定主意，

一定要让这条“变色龙”、这只“老狐狸”难堪！

“副政委，为什么我这次来，所有的人都对我充满了敌意？”雷钧咄咄逼人。

王福庆面不改色地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凑近眼前看看，起身拿起一只水瓶

晃了晃对站在对面的雷钧说道：“喝水吗？”

雷钧下意识地摇摇头说：“不喝。”

“小雷，你今年多大了？”王福庆一边倒水一边问道。

“七三年生人，我记得您问过很多次了！”

“噢？”王福庆说道，“七三年生人，虚岁二十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二

十四岁的时候还是个实习排长，你现在已经是正连了！”

“副政委，您在转移话题！”

王福庆皱皱眉头：“读了四年军校，是那一届专业成绩第一、军事考核前五

的优秀学员……”

雷钧打断王福庆的话，“这些您好像早就烂熟于心了吧？”

王福庆继续道：“我哥十九岁结婚，二十岁生娃，今年四十五岁，孙子已经打

酱油了。”

雷钧快要崩溃了：“副政委，我不明白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王福庆突然开怀大笑：“我在回答你的问题啊！”

雷钧愣了半天，开口说道：“您是说我名不副实？”

“我可没有这样说！正人先正己，看来你还没有进入角色。”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手续我还没有办，所以请您谅解我最后一次对您的

不敬。今天离开这个办公室，也不会再有机会直接来找您了！”

王福庆摇摇头，这个年轻人显然没有完全领会他的意思。看来的确还是太

年轻，而且除了对自己刚才的态度不满外，肯定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遇到了什

么事，极有可能是跟脾气又臭又硬的张义闹别扭了。否则，不至于这么不冷静。

01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